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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爱逛地摊，记得儿时每逢周末，父亲总会带
我去游乐场玩一圈。游乐场门口摆满了各式各样的
地摊，吃的玩的，琳琅满目。棉花糖、冰糖葫芦、爆米
花、冰棍……我最馋卖冰棍大爷箱子里的各色冰棍，
青梅棒冰、橘子棒冰、奶油雪糕、赤豆雪糕……地摊
上还有花花绿绿的洋画、贴纸、玻璃球、万花筒、望远
镜、水枪、口琴……宠女有加的父亲拗不过我，打包
了一堆吃的玩的，我仍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回望
着渐行渐远的地摊。

年岁渐长，每天晨练回家途中，我总会在路边的
蛋饼摊买一个蛋饼，看着摊主麻利地打蛋、搅匀、撒
葱花、涂甜辣酱……亦成了一桩赏心悦目的趣事。

我的家乡是一座市井风貌颇浓厚的千年古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处可见挑着货物四处游走的
小贩，可谓“行走的地摊”。其中，尤为显眼的是“骆
驼担”，这种担子一头低，装有小风炉、汤锅、柴爿、水
桶……另一头高，安着多层抽屉的竹柜，碗盏家什、
葱姜油盐样样齐备，可不就是一个“迷你”厨房吗？
小贩挑起扁担行走，乍一看，像极了一只骆驼。他们
一边走一边敲击竹梆，孩子们听到“笃笃笃”的声响
在幽静的窄巷里回荡，便哭闹起来，缠着大人去买糖
粥或赤豆小圆子。小贩见有客来，卸下担子，从碗柜
里取出一个青边碗，先移开前担桶盖，舀一勺热气腾
腾的白粥倒在碗里，随后拉开碗柜的另一只抽屉，舀
一勺红得发紫的赤豆糊，浇在粥面上。赤豆渐沉下

去，白粥却羊脂般泛到面上，呈现出一幅“红云盖白
雪”之景。接下来，用小匙盛满一勺绵白糖，捏一撮
糖桂花，一齐撒到碗里。一碗红白相映、黄金点缀的
桂花赤豆糊糖粥便做好了。趁热舀一匙送到嘴里，
黏黏糯糯，混合着糯米香、赤豆香、桂花香，沁人肺
腑。骆驼担上的小吃花色不少，且随季节交替变
换。开春卖五香豆、奶油豆等，立夏兜售绿豆汤，金
秋叫卖桂花糖芋艿，隆冬则卖小馄饨。母亲夜班回
家途中，看到吊着火油玻璃罩灯的骆驼担，总会三步
并作两步走上前，叫上一碗小馄饨。骆驼担上的小
馄饨是现裹现煮的，皮薄馅多，汤是用大骨头熬制
的，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了。小巷深处的小人书摊
也是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摆摊的是一位操着外
地口音的老人家，他的实际年龄可能并不大，只是刀
刻似的皱纹平添了几分沧桑。五彩斑斓的连环画册
齐齐整整排列在一张木板架上，板架前摆着几个小
木凳。画册可借可售，借阅一本连环画的价格是5
分钱。每到放学，书摊前便挤满了小脑袋。就是在
这样的书摊上，我熟悉了诸多名著小说，如《兴唐传》
《红楼梦》《聊斋》《水浒传》……也为我今后的文学梦
插上了美丽的翅膀。

其实，地摊经济并不是今天才盛行，早在古代，便
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堪称
展示古代“地摊经济”的集大成者，画出了北宋都城汴
京的繁华街市，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与市民和谐相

处，其乐融融的画面，令人“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
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文艺女青年李清照和丈夫
赵明诚经常去当时著名的地摊商圈——东京大相国
寺“淘宝”，那里既有高档的文玩字画，又不乏寻常的
日用百货，还兼有花鸟市场，更有给人测字算卦的地
摊。后来，她在《金石录后序》里记载了这段美好的
回忆：“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
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
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我母亲亦钟情逛地摊，她退休后，每年天南地北
旅游，比起名山大川、海岛森林，她更喜欢去古镇老
街，因为那里有看不尽的地摊，地摊上的那些小把
戏、小物件引起她浓厚的兴趣，似乎穿越到了童年时
光。她去徽州屯溪老街，捎上一打梅干菜烧饼；去无
锡惠山古镇，买了一对大阿福娃娃；去浙江安昌老
街，带回几坛子安昌酱油。除了购物，最饶有趣味的
便是驻足观赏，讨价还价。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地摊越发稀罕，买东西
要么去超市，要么打开手机电脑“网淘”，生活中似缺
少了一些乐趣。在我眼中，没有地摊的城市就像是
被抽去了灵魂的躯壳。最近，地摊经济重新席卷，我
陪母亲逛夜市，烤羊肉串、肉夹馍、炸鸡排、小馄饨、
梅花糕……琳琅满目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边吃边
逛，还能淘到价廉物美的心仪物品，母亲不由得感
叹：这才是人间烟火的滋味！

磐安十八涡

古道幽幽，溪水盈盈
撩起神秘的轻纱
唤醒远古的梦寐
一声鸣响
从冰川震颤的裂缝中
涌来，又隐去

如蚯蚓般的虫子
携带着土地的密语
从地心深处出逃
不知名的灰雀
裹挟着草木之心
飞向对岸
湮没于密林中

溪涧的冰臼
年轮上的眺望
每一次裂变都是
生命的疼痛和呐喊
最后的沉淀
完成了冰与火的交接

云和梯田

翻开群山的页章
跌落的云彩，如潮涌
起伏间，禾苗丰盈

农人的脊背躬起山的高度
谦卑的灵魂，暗藏密码
领养每一寸土地
托起社稷的圣坛

风从陌上过
我听见拔节的声音
在山峦间回响，蓬勃
欲望，不动声色

石门洞

飞瀑，清泉，旗鼓峰对峙
一块石头和刘百温
传说刻在崖上

过“催诗桥”时
影子倾斜，诗意涌出
意象的架构被破解

吹来的风，年代久远
草木已被点化
高悬于山顶的心
该如何安抚

平板长溪

阳光在合适的地方
落脚，几枝花影
薄如蝉翼

古道，长溪，时光消弭
握一汪柔水
听亿年前的奔涌

仿佛在岁月的啜泣中
读懂了你的心思

逆流而上的我
被远空传来的一声轻叹击中

继马麐之后，明代高宗本也写有《太仓十景诗》，
每首诗前有小序，介绍该景点的概况，使后人读起来
方便了许多。高宗本，明太仓沙溪人，字茂卿，自号
江淮逸叟。景泰四年（1453）举人，景泰五年连捷成
进士，累官监察御史及河南、湖广巡抚。擿发奸徒，
洗白冤者，讼狱多平，豪右敛迹。以疾解职，卜居扬
州之江都。有《扬州府志》《复斋稿》（一作《江淮杂
稿》）。

高宗本《太仓十景诗》如下：

娄江古渡
太仓城南三里，有水名张泾，南界嘉定，北即太

仓古路。柳塘花坞，栉比鳞次，渔歌牧唱，远近相和，
而舣岸待潮之舟，不可胜计。诗云：

水国蒹葭野渡头，短篙柔橹荡轻舟。
归鸦远墅枫林晚，人立平沙蔓草秋。
跛相乘时终转祸，书生击楫未忘忧。
鹤汀凫渚潮来去，洗尽人间万古愁。

沧海洪波
太仓城东南不一舍，即东海，洪波浩荡无津涯，昔

之海运西洋货船，今之备倭哨船，皆出没于此。诗云：
六鳌吹雨涨鸿濛，万折全归一气中。
搏击鲲鹏天上下，荡摇乌兔日西东。
神鞭血洒危桥石，番佑船回曲岸风。
不远蓬壶是仙境，几时青鸟为相通？
按：一舍为三十里。此诗咏长江浏河口。

玉峰霁雪
太仓城西一舍许有山，曰马鞍山，产奇石，因名

玉峰。雪后远眺，则苍霞翠壁间，以白玉堆佛塔柱，
上凌青霄，景之清绝，莫过于此。诗云：

峭壁凝云鸟不飞，忍寒回首思依依。
禅公路阻昙花密，仙洞天垂玉树稀。
返棹自缘思故旧，扣门谁肯顾寒微？
千年宝塔晴光好，我欲凌风一振衣。
按：太仓是时部分地区属昆山，故将昆山列入太

仓景。

宝山晴云
杨文贞公序平江侯陈恭襄公神道碑曰：“有航海

者至，茫洋不知所停泊，往往胶浅。公于太仓相可泊
处，以二十万卒筑宝山，在太仓城东一舍余。草木苍
翠，每天气清明，云气郁勃，无远近皆可得见，宜航海
者借以为表识也。”诗云：

驰驱万卒一山成，宝塔含晖云自生。
隐约壶天浮瑞影，依微海市弄新晴。

从龙目骇番船客，捧日欢腾水寨兵。
珍重吾皇洒宸翰，千年草木被光荣。
按：宝山现为上海市宝山区，太仓与之相邻。然

而当时的宝山，是一座人工筑的土山，非指今日之宝
山区，故为太仓之一景。

东亭柳月
太仓城东门外二里许曰半泾，水阔二三里，上通

娄江，东入于海。海运时，靖海侯吴桢于此构亭，人
皆呼为亭子头。亭之四周，高柳扶疏，每残月挂梢，
荒鸡三唱，则东乡之民，担负就市者毕集亭下；有顷
日出，各散去；盖东门总路，近时垄断尤多。诗云：

城东疏柳一亭幽，夜尽长悬月半钩。
野色苍凉霞彩散，鸡声杳渺曙光流。
乡民弛担论新苧，估客乘潮放短舟。
记得元戎曾驻马，帆樯一路拥貔貅。
按：目前位于太仓市娄东街道东郊社区西亭村

致和塘上的东亭子桥尚存，是太仓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馆风帆
太仓城西门外三里许有海宁驿。正统初年，驿

移置马鞍山之阳，后人即旧址构屋为馆，以便迎送，
号曰西馆。凡船将行，帆于此张；将泊，帆于此而
落。无风则不帆，大风则又不帆，风平浪静，则无船
而不帆，娄江一美观也。诗云：

榆柳风轻客馆幽，帆樯不断往来舟。
岂因弹铗伤离思，可是寻诗学壮游？
寒雨一江迷去雁，夕阳千里带飞鸥。
旧时多少登瀛客，为此凋零半白头。

南仓烟草
太仓城南有海运仓，人皆以南仓呼之。永乐初

年，贮米数百万石，浙江等处起运秋粮皆赴焉。故天
下之仓此为最盛，后罢海运遂废，今荒丘矣。诗云：

百万当年海运仓，可堪风雨变苍凉。
雕甍接栋今何在？野草含烟绿更长。
戍鼓声乾逃雉兔，征旗影落下牛羊。
元戎功业难为继，独对寒潮酹一觞。
按：海运仓向为文献记载，罕见实体。直至

2009 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太仓市科教新城人民
南路中间、场中路以南、书院路以北进行海运仓遗址
考古勘探与调查，发现了建筑堆积和古代建筑基址，
出土了大量元末明初时期的陶瓷片、砖块等实物。

北郭霜枫
太仓北门外，冈陇绵亘数十里，其最险绝者抛沙

墩，卜葬者皆相此焉。高坟大冢不知其几。苍松翠

柏，随地而茂，人或以比之北邙，盖有谓焉。诗云：
鬼窟松杉径路斜，青风烟火野人家。
离离岁晚经霜叶，灼灼春初冒雨花。
摇落挽回千里月，玲珑泛起一川霞。
无边好景难收拾，独对斜阳数暮鸦。
按：太仓原北门外，冈垄绵延，最著名者为抛沙

墩和逃鹿墩，此二处可参见《太仓老地名》记载。

学宫巢鹳
太仓北门内元昆山州学废，唯大成殿巍然犹存，

望气者以为太仓文运当再兴。正统初年，置卫学，巡
抚侍郎双崖周公忱乃撤旧殿改造焉。殿成，鹳雀乃
巢。若其年，巢于殿西吻，则西斋有中举者；若巢于
殿东吻，则东斋亦然。迨今亦然，竟不晓其何理也。
诗云：

殿头鸱吻碍飞云，鹳雀兔巢翳紫氛。
刷羽自矜霜猎猎，调声欲诉雨纷纷。
彤庭有分随鹓侣，水泽无心伴鹤群。
见说关西讲堂在，可应衔鳣为斯文！
按：太仓学宫，及孔庙，废毁已久，如今遗址上仅

剩泮池及银杏。

刘港潮头
太仓城东有刘家港，盖即古娄江，吴音讹以为娄

耳。四时之潮涨落，皆自此。唯八月中秋四五日，潮
平地涌起十余丈，雪山横江，雷霆震天，变怪百出，如
钱塘然。倾城士女，皆聚观，谓之“看潮头”。尝有道
人舟次昆山，语人曰：“潮过唯亭出状元。”不久潮果
上唯亭，黄由、卫泾，遂相继大魁天下，国朝施盘、吴
宽亦相继魁天下，皆应潮谶。盖海口去唯亭一百三
十里，潮至此而平，非有大潮则不能过，过此则状元
之兆也。诗云：

百万鲸鳌出海奔，潮头汹涌大江浑。
雪山平地涌云起，银浪滔天蔽日昏。
鳅壑尚含鸠女恨，鸱夷不散楚忠魂。
年来又过维亭上，奎璧谁应受主恩？
按：太仓建州于明弘治十年（1497），建州之前

地分属嘉定、昆山、常熟。高宗本《太仓十景》诗共
10首，其中一首写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市），一首
写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今日看来似与太仓地
名无关。事实上，两地与太仓不仅是近邻，而且有分
隔不开的关系，此非古人地域混淆。

这两组诗均见于桑悦纂著的《太仓州志》中。自此
之后，太仓各地纷纷效仿，于是就有了沙溪八景，浏河
八景，双凤八景、十景、十二景，岳王八景，直塘十景，鹿
河八景，穿山十四景等。值得肯定的是，由于古人的努
力，致使今人谈起这些群景的时候，无不充满着自豪。

太仓老胜迹：太仓十景
□陈健

逛地摊
□申功晶

行走笔记（组诗）

□卓娅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声音接近上帝，一种是诗，一
种是音乐。太仓首届长三角城市交流音乐会上，我们是唯一
的老年团，一首《我只在乎你》，唱出我们的心声。我曾不止
一次在心底暗自庆幸选择了“沐歌”。因为合唱的美好，是任
何奢华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太仓，这座明珠般璀璨的城市，生活着一些心有所属、魂
有所系的优雅老者，他们凭借对音乐的酷爱，“追光而遇，
沐光而行”。七十多位合唱队员们寻寻觅觅，慕名而来，偶
遇合唱便一见倾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自筹资金，自交
会费。他们初来乍到时，听合唱是“震撼”，当他们融进了
彼此的声部，震撼就成了炽热的执着。在稍偏远的排练
厅，多个声部默契配合，合唱时光安静如莲，直至排练结
束，依然意犹未尽。靠着对合唱的热爱，我们自信地走向
舞台，走出太仓……

每次团队下达通知，总会说：“各位沐歌家人……”突
然的暖包裹着你，在这个大家庭里是多么幸福。在舞台
上，指挥陈艳红老师介绍，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是的，
我们不仅每个人有故事，团队也有很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那么爱这一切，只因我在乎你！展团长、陈老师、郭老
师、各位摄影师，还有所有漂亮神气的兄弟姐妹们！我只
在乎你，陪我春秋寒暑；我只在乎你，伴我岁岁年年。暮
年遇到虔诚的陈艳红老师，加入“沐歌”是我最称心如意
的事。凡心所向，素履所往，音乐净化了内心，灵魂远离
了喧嚣。我只在乎你！一份淡然情素，暗香盈透，跟着
你，我们的视野逐渐开阔，水平逐渐提升。当然，我们也
开始挑剔了，不喜欢伴奏带，不喜欢假唱，习惯了听郭龙
文老师的钢琴声；懂得了陈老师的婉约心事，解她的万般
风情，习惯了她手舞足蹈开心地笑，习惯了她耿直率真的

“霸王”秉性，我们由衷地感叹与折服！陈老师说，我们陪
着她一起练合唱，一晃经年；陈老师说，你们银丝如缕，
但可以有年轻的声音。此刻，相信芬芳盈口，洋洋盈耳。
此时，却望见陈老师美丽的面容，竟与韶光共憔悴。也许陈
老师不曾知晓，我们对她的爱，是因为她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的惊喜快乐……

合唱是温情的，磨合是耐心的，接纳一波三折，百转千
回，你叫我怎不在乎你！音乐会结束，没有休息，我们又去了
排练厅，感受陈老师的风骨魅力。我们是有故事的人，也是
最爱美的人，这件演出服已穿了多年，还是爱不释手，拍照留
念。年华向晚，已没有了当年的倩影，但是，聪明的严摄影
师，却为我们弥补了这难言的遗憾，捕捉到那么美好的瞬
间。我们都那么在乎你，在乎你不在“沐歌全家福”里，对你
抱有歉意；风雨时大家搭顺风车同行，有人空车时，还会调侃
自己人缘不好。

合唱是修身养性的事。合唱时只有和声，让我们懂得
做人的和睦与合唱的和谐；生活中总会有家长里短一地鸡
毛的琐碎，有时在这悦耳的歌词里得到慰藉，歌词拨开迷
雾，指点了迷津；生命充满了现实的繁杂与劳碌，我们融入
合唱，灵魂脱俗。我只在乎你，这份难以言表的深情！

生活里红尘烟火与诗和远方并存，而合唱是我心里美妙
的小诗。最温馨的老年团里，其实很多人还那么年轻，大家
没有高贵和卑微之分，只有手牵手心与心的互相接纳。陈老
师三个小时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的课，我们也是挺腰直背，
牢牢巩固合唱的姿势，从此我不习惯靠柔软的沙发了；一对
孝顺夫妻，让姐姐把老母亲领到音乐会现场，感受聚光灯下
热烈的掌声……

我在乎那注视我们的一双双眼睛，我在乎朗月清风拂动
我的胸襟，我在乎我的老师、我的团，还有我多年相知相依的

“沐歌”家人！

翡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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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在乎你
□李祖蓓


